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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社会是一个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高速运转的社会，商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网络）为标志的现代化特

征，使得生产、贸易、消费、大众传媒的环球进行、跨国企业竞争与合作等等，成为最感性直观的全球化现象。这一

切，不仅表明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时代，而且意味着21世纪的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波及经济的、文化

的、政治的层面的全球化交往的时代。不论这个时代的人类交往与以往任何时代的交往有何不同，不论由于信息网络

的发展和虚拟世界的出现使人类交往出现如何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始终需要公认的是，基于经济层面的交往是最为基

本、最为基础的交往。 

  之所以如此认为，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全球化不仅与现代人类的普遍交往是内在相关的，而且全球化就其本

质来说是现代性市场经济交往的逻辑推到极致，是自由主义的一次无边界（限制）大实验，所以它应当而且确实暴露

出现代性经济交往的复杂的真实本性。在这样一种趋势中，所有步入这个时代的人都在投入着异乎寻常的勇气和毅

力，那么，拥有如此丰厚的伦理资源的儒学如何面对呢?  

  全球化趋势增强了人类交往中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相互依存性，使得信用体

系的建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交往的特

点以及精神文化的特质，儒学传统影响下的古代社会不仅具有注重讲求信用的风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形成了信

用教育的良好传统。因此，加强对儒学传统中的信用伦理及其教育与全球化趋势下人类交往关系的研究探讨，对于构

建现代信用体系，探索人类普遍交往伦理，仍然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的问题。 

  一 

  儒学传统中的信用伦理首先经历了一个从神化到人化、从人化到人本的发展转化过程，形成了以交往实践中人性

完善为目的、以人的内在情感交流为依据，而以人的本体论观念为核心的基本伦理信念。 

  作为标志信用的“诚”、“信”是自内而外地对公共关系进行规范（即所谓的“礼于外，诚于内”）的道德概

念，起初是主要所指是人神关系而非理性的人际关系，也即信用伦理最早是人神交往的体现非人我交往的体现。

“诚”的伦理概念最早出现于上古儒学历史文献《尚书》。《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

此时“诚”与早期宗教的虔诚膜拜相关，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之意。在《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

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周易·乾》提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无论说话还是立论都应

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诚”在孔子那里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他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

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论语》中“诚”字的出现仅有两处，一为“诚不以富”，一为“诚哉”，用以加重

语气，不具有后来所说的作为美德的“诚”的含义。但《论语》中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却往往是在强调“诚”之美

德，强调一种有真情实感的人生态度。孔子的语言中教育学生如此，行动中更体现为如此。仅从字面上讲，在孔子的

言论中与“诚”之美德相当的是“信”。在孟子那里，“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

理论概念。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2]孟子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并开始以“诚”涉

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秦汉以来的《札记·大学》把“诚意”作为

“八条目”之一，“诚”是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



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下安宁的多种道德意义。  

  

[1]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

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诚倌”列入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非常

有意义而及时的。 

[2]《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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